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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开屏新闻App

□ 李敬荣

闲话 简单的小欢喜

□ 刘兵

人物 母亲的“五彩”毛衣

结婚多年，我和老公过着平静如水的
日子，觉得单调贫乏时，也会浪漫一下，给
对方一个小欢喜，调剂一下平淡的生活。

过情人节，老公都会送我一枝鲜红
漂亮的玫瑰花。那一天，老公从外面回
来，手藏在背后，看着我说：“猜猜看，我
给你带了什么？”不等我开口，他就迫不
及待地把花拿出来了，开心地双手递给
我，笑着说：“老婆，我爱你，你就像这朵
花一样！”

我看了一眼，并不买账，假装生气的
样子，“小气鬼，就送一朵呀？”老公嬉皮
笑脸地说：“爱你今生今世，一心一意
嘛。”听他一说，我觉得言之有理，就欢快
地跑去找一个玻璃瓶，灌上清水，把花插
进去，摆在客厅茶几上。

老公过生日时，我亲手叠了小星星
送给他。我去文具店买来五颜六色的长
而窄的星星纸条。晚上吃过饭，忙完家
务，坐下来叠小星星。取出一个长纸条，
先在一头留出一厘米长的一截，打一个
结，长的那边翻折过去，整理好开头，这
是小星星的雏形。接着拿起纸条折过
去，一直折下去，直到剩下一厘米长的一
小截纸条，把它插到缝隙里。最后用拇
指和食指捏起星星角，扁扁的五角星就
鼓起来，变成胖胖的了。一个个漂亮可
爱的五角星叠好了，我找来一个透明的
大肚子的小玻璃瓶，把小星星装进去，到
生日那天送给他。

老公看到我叠的小星星，欢喜极了，
拉着我的手，唱起来：“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结婚纪念日，我们会一起去公园湖
边荡秋千。阳光照着湖面，湖水碧波荡
漾。我坐在秋千上，老公用力一推，顿时
一股力量从身后传来，我忽地飘起来，仿
佛鸟儿飞入了云霄，忽地又落下来，带着
一阵风，心儿也随之忽上忽下。微风吹
起我的长发和衣裙，我又兴奋又紧张地
喊着，飞起来喽，飞起来喽。秋千越荡越
高，我们的笑声也越传越远。蓝天、白
云、微风、秋千，生活中所有的烦恼，随着
飘荡的秋千，飘向天外。

居家过日子，除去一些重要的节日
纪念日，多的还是日常柴米油盐和家
务。平常老公下班后一回到家，就挽起
袖子擦地；双休日就去菜市场买菜，回来
钻进厨房，忙碌半上午，为家人做一桌丰
盛的饭菜。有时陪孩子们玩耍。

节假日纪念日的礼物有意义，平常
日子里夫妻相互的体谅包容更重要。真
正的感情，藏在平淡生活的细节中。我
们也会有一些摩擦磕碰，那种时候，这些
小欢喜就会适时跳出来，充当润滑剂，冲
淡那些不愉快。

这种简单的小欢喜，不需要花很多
钱，只需要花心思。烟火红尘中，这些甜
蜜的小事，是漫长生活最美的点缀，是诗
情画意的小浪漫，是平淡流年的调味剂。

儿时记忆里，当秋风乍起，凉意绵绵
之时，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姐弟仨量身
高，然后一起兴致勃勃地去商场挑选各
自喜欢的毛线，接着她赶天赶地将新毛
衣打好。

那年初秋的一天，放学后，姐姐放下
书包，拉着母亲的手撒娇，尖着嗓音嚷
嚷：“妈，同桌小莉刚穿了件蓬松亮闪闪
的粉红毛衣，可好看了。听说叫啥马海
毛，县城大商场刚到货。我也要，现在
就去买吧！”弟弟跟着起哄：“妈，对头。
我们小哥俩也长大了，男生也要讲个帅
气外带潇洒呢！今年您就给我们织纯白
色带高领的毛衣吧！我们穿出去，也给
您长脸啊！”

母亲苦笑应着，咬咬牙，从里屋抽屉
掏出几张积攒了多时的“大钱”，被我们
生拉硬拽着去商场，把我们指定的还有
母亲为父亲想好的各种毛线买回来。

姐姐正值女孩子爱美阶段，心思一
向缜密。为保险起见，那天她扯理由，邀
穿着“新式毛衣”的小莉到我家玩，说是
切磋作业题，然后一起在小院子里荡秋
千玩。眼瞅着母亲手里没活，姐姐马上
让她看小莉马海毛衣的式样，欣赏上面
缀的小动物图案。随后，她们又一唱一
和地描述起班里几个风度翩翩小男生高
领毛衣的“颜值”。母亲在纸上记下要
点，画出草图，标注针法，拍胸保证：“娃
儿们，你们心仪的成品都能如期完成，绝
对不比别人的差哟！”

随后的日子里，只要做好晚饭，收拾
完屋子，母亲就开始鼓捣各种新旧毛线，
有时叫姐姐帮忙绕，间或指导不同的针
法和编织技巧。母亲轻声叮嘱，任何活
分轻重缓急。即使旧毛线也要收拾好，
按一定比例掺和，就可以打成色彩斑斓
的“新毛衣”，剩量的零碎小段可用来织
帽子、手套和坐垫等。姐姐认真地点着

头，同时又感到奇怪：母亲总是在大庭广
众之下使着编织针上下翻飞地赶做我们
和父亲的新毛衣。而夜深人静时，母亲
的房间里还亮着台灯在忙碌。偶有一天
深夜，我上院里卫生间小解，远远地透过
二楼窗户，依稀看到母亲仍在编织毛衣
的剪影。

国庆节那天，常年在外奔波的父亲赶
回来了，带回一些新颖的节日礼品。这一
次，父亲破天荒想起母亲，专门在省城大
商场为母亲挑选了一件暗红色风衣。趁
着高兴，母亲把已加工好的新毛衣捧出
来。我们分头试穿后，发出一阵阵赞叹。
父亲当时硬要母亲换上新风衣。犹豫了
片刻，母亲才脱下那件穿了多年的罩衣，
露出一件厚实的“五彩”毛衣。我们顿悟，
各色毛线是从旧毛衣上拆下来的。母亲
不窘迫，平淡地说，她这件毛衣是集腋成
裘，旧物新用，巧妙组合，在深夜赶出来
的。人老了，只要能保暖，就算毛衣颜色
杂些，反正别人看不见。

我们心里瞬间被触动，眼眶湿润：那
绝对是一件独特的母爱牌“五彩”毛衣。
乖巧的姐姐上前紧拉着母亲的手，泪流
满面地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妈，等
我们长大能挣到钱，第一件事是给您编
织一件新毛衣。让您在秋、冬穿得‘温暖
如春’，心头溢满幸福和快乐。”

□ 汤飞

万物

见缝插针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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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帮俊

世相 流浪歌者

晚上，骑车在城市的街头行
驶。忽然，一曲舒缓的旋律从街角
传来，随后，一个沧桑的声音传进
我的耳朵。循声驶去，才发现，原
来是一个街头流浪歌手在歌唱。

停下车，驻足欣赏。歌手是个
三十多岁的小伙，留着长长的头
发，一身牛仔装打扮，很有“文艺
范”。一个竖立着的话筒，一个音
箱，手里抱着一把吉他，这就是他
的全部唱歌装备了。

小伙边弹边唱，唱的是一首现
在非常火的歌《成都》。他唱得虽
没有原版那样动听，但是，他唱得
很认真动情，声音通过音箱，增强
了立体声效果。歌声在夜晚的城
市上空，在车水马龙喧闹的城市街
道上响起，多了份韵味与地气。

渐渐地，歌者的周围已经围了
一些人，有的人静静地聆听，有的
人则指指点点，或与同伴小声交
流。接下来的时间段里，小伙又唱
了一些经典老歌，唱到高潮处，可
以明显感受到小伙那高起的声音、
激昂的表情。在唱到 Beyond 的

《海阔天空》时，有些观众随声跟着
唱起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
歌者的尊重与互动。还有人自发
地鼓起掌来，来表达感谢与点赞，
城市的夜晚中有了这一幕，多了份
温情。

如果说，像小伙这样纯粹是为
艺术而歌唱的，那么，更多的城市
歌者则是为了讨生活。在城市里
的角落，经常能见到一些流浪歌
手，有些甚至是残疾人，他们通过
歌唱，来换取人们的同情心，将爱
心放入那装有纸币零钱的小盒子
里。说实话，有的唱得的确很一
般，但是，对于富有同情心的人来
说，唱什么歌，唱出什么水平，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特殊的
人，用自己的能力来讨生活，乐观
地活着。

曾经在一个城市里，见到一位
从小患小儿麻痹症的残疾小伙。
上天对他关了一扇门，但又为他开
了一扇窗，给他一副好嗓子。由于
疾病的原因，他站着都像棵歪斜的
树。可是，当他拿起话筒唱起歌
时，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声音是
那样富有磁性，歌声中透露着对生
活的乐观，对苦痛的坚定之心，让
人深深感染。小伙子走南闯北，歌
声飘过城市的夜晚，地下通道、车
站、广场，他用歌唱阳光般地面对
生活。他用感恩的心回报每一位
给予他帮助的人。多年之后，我意
外地在一个直播软件里见到了小
伙子。人没怎么变，可是，他的生
活条件好了许多，他不用再风吹日
晒，而是通过自己开直播间的方式
唱歌。他仍然是那样谦逊，歌也唱
得依旧用心。虽然，换了个唱歌方
式，但他说，他依然是城市的歌者。

城市的流浪歌者，是一道别样
的风景，是一个个善待生命、热爱
生活的人。

有天，忽然发现花盆里长出几
棵小草，瘦弱、可怜得让人不忍心拔
除。它们是如何来到高楼窗台上扎
根的呢？最大可能是草种子搭乘了
泥土或植物的“便车”，又或许是跟
随风开始奇妙的旅程？我不知道。
反正它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绽放生命
光华的机会，即使身处从未到过的
悬空阳台，不会有“远芳侵古道，晴
翠接荒城”的恣意，需与正牌植株争
夺土壤、水分、阳光等资源，甚至终
将遭遇被铲除的厄运，都没让这些
渴望体味生命的小不点畏惧半分。
它们陆续苏醒、生根发芽，不在乎活
多长久，更不在乎能否留名，至少为
自己痛快活一回。

无独有偶，单位门口台阶棱角
处的缝隙间，露出了一棵无名野草，
虽不十分肥绿，但青翠且固执，孤傲
而不孤独，自有一种精神头。它生
活的地方，下面是水泥，上面是石
板，应该属于生命的不毛之地。它
被凌乱的风抛弃至此，犹如一个人
流落于荒野孤岛，险恶程度甚至远
超后者。这粒种子未曾自暴自弃，
而是聚灰尘为稀薄之土壤，饮朝露
为生长之养分。把狭窄的水泥缝变
成安乐窝，自己从不为人所见长成
一朵“奇葩”，不枉人间走一遭。

非但小草如此，“大草”同样不
肯示弱。我的老家曾在诗圣杜甫
的笔下“平平平仄仄”过，历史悠
久。现存的玉带城墙上有一株树
冠葱茏、树根虬结的黄桷树，俯视
往来车辆、人群，堪称小县城首屈
一景。盘根错节牢牢贴住墙壁，延
伸进石缝，拼命吸收雨露供养枝
叶，上面还有人们系挂的用于祈福
的红布条，可见其地位。它没有合
抱的粗腰，也没有参天的体格，依
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顽强的生命
力，备受爱护。

若论处境之艰难、生存之压
力，谁能比得过高台与阶下草、黄
桷树？它们不能叫苦发泄，安慰自
己“东方不亮西方亮”，或者寻求帮
助，只有两个选择：生存或死亡，而
且非前即后，哪会有“虽死犹生”的
光荣？不难想象，在它们之前，必
定有许多先辈或同辈陷于类似绝
境，最终未能冲破生命的桎梏，摆
脱悲惨的命运。这似乎已是一种
惯性，概莫例外。然而，生命的一
面是脆弱，另一面是坚韧，它究竟
能发挥多大的魔力，实难估量。石
头可以绊脚，亦可砌筑亭台楼阁，
有的个体不堪一击，有的偏偏置之
死地而后生。因此，它们各展风
姿，大小有异，而精神、意志及智慧
是相同的。

脆弱、坚韧并非天生，不同的际
遇会造就不同的性格，花草树木和
人皆是如此。尼采说“那些没有消
灭 你 的 东 西 ，会 使 你 变 得 更 强
壮”。如果老天只留了一条缝，我
们也绝不自怨自艾、坐以待毙，勇
敢地做一根尖针，见缝插针，用不
懈努力去拓宽缝隙的维度。人无
法选择大环境，却暗藏决定活法的
可能，只要不屈不挠，生命自会有
真我的风采。“冰雪林中著此身，不
同桃李混芳尘”跟“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均属战胜寒
暑后的别样风流。


